
白华山人诗说　　（清）厉志 撰

　　●白华山人诗说卷一

　　所谓“不薄今人爱古人”者，此须活着，古之中亦有今在，不必尽取今人

也。如汉、魏以逮陈、隋、汉、魏、晋、宋是古，齐、梁、陈、隋是今。全唐

之诗，初盛是古，中晚是今。学古体诗者，就古之古学之；学近体诗者，就古

之今学之。自兹以下，亦竟非无可取法者，但间有可取法者，仍是从古之古、

古之今来也。

　　学古人最难，须以我之性情学问，暗暗与古人较计，所争在神与气，貌袭

者不足道也。

　　直而能曲，浅而能深，文章妙诀也。有大可发挥，绝可议论，而偏出以浅

淡之笔，简净之句，後人之虽什佰千万而莫能过者，此《三百篇》之真旨，汉

、魏人间亦有之。

　　少陵在唐人中固是天厩神骏，生平好作马诗，无一首不佳，亦无一首不为

自己写照。读至“顾影骄嘶自矜宠”，千载下令人泪落盈把。

　　汉、魏七古皆谐適条畅，至明远独为亢音亮节，其间又迥辟一途。唐王、

杨、卢、骆犹承奉初轨，及李、杜天才豪迈，自出机杼，然往往取法明远，因

此又变一格。李、杜外，高、岑、王、李亦擅盛名，惟右丞颇多弱调，常为後

人所议。吾谓其尚有初唐风味，于声调似较近古耳。

　　予小时颇喜作了然语，後知其不可，痛改之。夫作诗之异于说话者，以其

有所酝酿而出，非若说话之可以直情迳遂也。故虽语极清脆，亦极有趣味，虽

人人称诵之，而予终以为不然。

　　任著一口气，逞著一管笔，滔滔写来，自为大才，亦殊非不佳，只是去古

远了。

　　人读太白诗，曰此李诗也。读少陵诗，曰此杜诗也。不知李、杜仍不是自

己生造出来，不过古人善于学古，无甚痕迹，细心求之，其针线分明在也。

　　阮步兵《咏怀》诗，有说是本《雅》，有说是本《骚》，皆言肖其神耳。

於此可以悟前人学古之妙。

　　王介甫采集杜诗，辨别真伪，可谓巨眼人也。而於太白诗，以为“识见汙

下”，何其能识杜诗者，不能识李诗耶？

　　意味气韵，古人各有专长，少陵实能兼之。常将此四者并聚胸中，偶一感

触，遂并起而应之，故其诗独胜人一地。後人不能具此四美在胸，如何能学步

也！

　　偶读少陵《得舍弟消息》“风吹紫荆树，色与春庭暮”八句，觉其情意之

厚，随所遇而无不足，灵均、思王，亦只此一副情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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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与春庭暮”，“春庭”二字，能包得许多色泽在内，粗心人恐未之省

也。

　　古今诗人，推思王及《古诗》第一，陶、阮、鲍、左次之，建安、六朝又

次之。唯少陵能兼综其意与气，太白能兼综其情与韵。但情韵中亦有意气在

，意气中亦有情韵在，不过两有偏胜耳。李唐以下之诗，安有逾此二公者？

　　王荆公诗，山谷以为学三谢。欧阳公自言学太白、退之；喜畅快，又似长

庆。山谷自言学少陵。子瞻学刘梦得，学白乐天，晚年自言学渊明。诸公所学

，亦皆所当学也。然不必学诸公，学诸公所学可也。诸公唯七言近体，有可学

处。

　　太白诗只须用仰，少陵诗直须用钻。

　　行地之水莫盛于河，河之发源实本星宿，所谓星宿者，以其所出众也。学

问之道，何独不然！

　　诗之所发皆本于情，喜怒哀乐一也。读古人诗，其所发虽猛，其诗仍敛蓄

平易，不至漫然无节，此其所学者深，所养者醇也。今人情之所至，笔即随之

，如平地注水，任势奔放，毫无收束，此其所学未深，而并不知养耳。

　　或谓文家必有滥觞，但须自己别具面目，方佳。予谓“面目”二字，犹未

确实，须别有一种浑浑穆穆的真气，使其融化众有，然後可以独和一俎。是气

也，又各比其性而出，不必人人同也。体会前人诗便知。

　　学古诗最要有力，有力则坚，坚则光焰逼人，读之只觉其笔下自有古气

，不觉其是学古得来，此方是妙手。无力则松，松则筋络散漫，读之兴味索然

，只觉其某句是从某处脱来，某字是从某处窃去，此便不佳。

　　古人诗多炼，今人诗每不解炼。炼之为诀，炼字、炼句、炼局、炼意，尽

之矣。而最上者，莫善于炼气，气炼则四者皆得。所谓炼气之文，《三百篇》

後竟不多见。

　　作诗原要有气势，但不可瞋目短後，剑拔弩张，又不可如曹蜍、李志之为

人，虽活在世上，亦自奄奄无生气。其要总在精神内敛，光响和发，斯为上乘

。

　　三五岁时，随母往汲，天方初霁，寥廓明净，仰视之，告母曰：“天之高

，儿知之。”母曰：“天之高，孰不知之？”又曰：“天之高，儿实知之。

”母曰：“痴矣。天之高，孰不知之？”不知目中所见，高之实地，与混言高

，固自有辨。当时也说不出，只自觉天之高，实知之而已。学问中亦有此一境

。

　　太白七古短篇，贺季真称其为精金粹玉，是真知太白者。然不读鲍明远乐

府，其佳妙从何处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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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亭云：“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径露。”吾谓唐诗亦正

自有气，宋诗但不及其内敛耳。五言古凡率句、拙句，甚至俗句，都还不妨

，最怕是有懈句。

　　予在章安，有“閒径糁细花，晚气扶幽馨”二语，以为前人或未道及。少

陵《大雲寺》诗则曰：“地清栖暗芳”。更简净矣。

　　西汉诗直接《三百篇》，发源乃是苏、李。李“良时”篇，尤为擅胜。试

思《三百篇》中，若“良时”篇者，何可胜道。

　　赤堇氏云：“昔人以太白比仙，摩诘比佛，少陵比圣。吾谓仙、佛、圣犹

许人学步，惟渊明诗如混沌元气，不可收拾。”此评最确。

　　古乐府《董娇饶》一篇，方舟《汉诗说》以“请谢”句下作问答语解。小

隐氏以为不如作一人语，读其“安得久馨香”一顿，接入“秋时”二语；下

“何时”二语，见其本意，便结四句，煞有意味。如此似较方说更深厚。

　　秦代周而兴，观《小戎》之勇悍，《蒹葭》之萧条，大不如《二南》。魏

代汉而兴，观武帝之激烈，文帝之靡曼，远不如西京。是皆以乱继治，其著于

音律者裕矣。若吹律而知楚败，闻音而知隋亡，则又涓、旷之聪，审于一时者

也。

　　作诗务在足意，意不足，诗可不作。每读古乐府之佳者，皆有无限深意在

内，发而为文，千古不朽。後世徒以时流之笔仗，描绘古词之肤末，读之总不

动人心目，由其少真意也。唐人乐府，太白最多，太白唯借其名目，运以己意

，甚有与古词绝不相似者，此其所以为佳。

　　诗到极胜，非第不求人解，亦并不求己解。岂己真不解耶？非解所能解耳

。

　　初唐五古，始张曲江、陈伯玉二家。伯玉诗大半局於摹拟，自己真气仅得

二三分，至若修饰字句，固有精深。曲江诗包孕深厚，发舒神变，学古而古为

我用，毫不为古所拘。

　　衡论千古作者，何从见其高下，所争在真气灵气耳。

　　陆士衡雍容华赡，词秾态远，固足动人，惜其心意之所至，大半分向词面

上去也。

　　渊明精劲静细，出以自然，後之诗，惟曲江庶可无愧。作诗犹雕工也，深

刻易，浅刻难。予每登浮屠，同游者往往及半而止。予必穷其巅，始则浩歌

，继则大叫，叫之不已，乃大哭，哭毕觉胸中猛气始平。但不知所触究为何事

，岂非少陵所谓“翻百忧”者耶？

　　宋人七言近体，甚有可观者也。

　　辛卯八月十一夜，梦入一堂，四隅坐四人，皆乌帽绯袍，高观深目，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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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须，同状貌，唯东北隅者，两额有肉角半寸许。予中立悚惶，心暗暗若知其

为杜文贞，而不敢有所请。次日语叶仲兰，仲兰曰：“想是高坚前後之意所致

耳。”

　　尝观榴树花弃之秾丽，极能动人深情，故蔡中郎以之兴《翠鸟》，曹思王

以之兴《弃妇》，各出精心，并获佳构。由其采色之寓於目者独殊异，而意志

之感於内者益悱恻也。

　　赤堇氏曰：“揣摩诸先正，要若蜂取众花之蕊，酿而成蜜，方是自己家货

。”

　　诗家之设色，要加稚子以丹砂词络纬，身体本青色，渐变为朱色。其光彩

晶晶然从皮肉内发越于外，不是向外面涂抹上去，方是真色。

　　昌黎咏物，古称好手，仗此健笔，淋漓挥洒，固是明快。至如沈著细致

，神形俱活，独有少陵。

　　鲍明远乐府，少陵学其五言，太白学其七言，各能采撷精髓，而自合神丹

。

　　或曰：“《三百篇》直抒性情，无一不佳，请问当日诗人，所读何书

？”余谓不然，不读书必不能有此。古今人性情皆同，惟其薰染不同，故文字

亦不同。少时闻田歌云：“谢豹香花满山红，癞头娘子嫁老公。”原其情之所

发，即是《周南桃夭》之诗。一文一俚，难可里计，由其有无书味薰蒸故耳。

　　读张茂先《博陵王宫侠曲》、《壮士篇》，傅休奕《惟汉行》、《苦相篇

》、《和秋胡行》、《明月篇》诸诗，亦如三山仙露，惟朱草玉芝，使获其沾

溉耳。

　　心神快爽时，则气易粗浮。当此时，要平素有实积工夫，抒写之间，自然

如春雲出岫，望之蓬蓬勃勃，而其嘘吐又极自在也。

　　唯天不知其高，亦不计更有高于我者，其高终莫得而逾焉。五岳参错字内

，各自雄杰，亦无较量尊卑之意，以下矗矗者，恐未能解脱此想。

　　赤堇氏云：“读张曲江诗，要在字句外追其神味。”又云：“曲江诗若蜘

蛛之放游丝，一气倾吐，随风卷舒，自然成态。初视之若绝不经营，再三读之

，仍若绝不经营，天工言化，其庶几乎？”

　　吾郡光溪王丹山涛，予诗友也。尝记其《为孙三姊留别十郎》云：“不去

诚无计，欲行临镜迟。红颜妾自有，薄命竟如斯。试带腰添瘦，检衣心自悲。

反怜憔悴影，谁使到今时？”“亦知未忍别，无奈强相呼。多少伤心语，其如

一字无。寸心从此诀，望眼为谁枯？羞唱《蘼芜曲》，缘君非故夫。”“女子

身原贱，男儿情亦深。休教今日泪，重上别上襟。破镜前生事，量珠再世心。

留将画眉笔，多写《白头吟》。”“闻道新郎好，风流旧姓温。玉台非妾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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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屋是君恩。河水不流恨，落花空断魂。他时行马去，慎勿过侯门。”

　　友人方甫生崧岳《郊行》云：“夕阳如避俗，只在远山红”。又《山家联

句》云：“疏雨不到地，竹梢时有声”。时人呼为“方疏雨”云。

　　予每当风雨时，辄喜画行，画毕视之，又不似竹。不似竹便是风雨。画竹

易，画风雨难。然则画似竹易，画不似竹难。于诗中咏物亦然。

　　少陵七古《杜鹃》诗有二，近来有以“古时杜鹃称望帝”，为後人伪为搀

入。吾谓诗中细微道理，且不暇论，总之人能为此种诗，其人必非笨夫，必不

肯幹此笨事也。

　　太白姿禀超妙，全得乎天，其至佳处，非其学力心力所能到，若天为引其

心力，助其学力。千载而下，读其诗只得归之无可思议，即其自为之时，恐未

必一准要好到如此地位。少陵则不然，要好到如此地位，直好到如此地位，惟

不能於无意中增益一分，亦不欲於无意中增益一分。此二公大分判处。

　　新兴陈雪渔在谦，南越诗人也。主讲吾邑景行书院，因得与交。尝观余诗

曰：“五言可矣，七言散漫，当少一‘对’字。”余从此会意，真一字师也。

　　予初游郡中，得遇徐敬夫先生，谓余近体如屈翁山，古诗如吴渊颖，但须

取柳柳州诗尽读之。予因尽读柳诗，并上追陶公，旁及王、韦，自觉稍有进益

。

　　旧作中往往有自以为佳者，一经明眼人点破，如一物碎于地，心固惜之

，而终不能用之也。

　　●白华山人诗说卷二

　　今人但晓古人文字有心血，不知心血亦不易有，平时不曾把心锋用破，临

时那沥得出血来！

　　苏武诗四言，锺竟陵谓俱是别陵；沈归愚谓首别兄弟，次别妇，三四别陵

。愚以首章前半实是比喻，“鹿鸣”以下明出正意，分明别友无疑。次章统就

夫妇言，当是另为一首。三四又是别友。如此似较二说稍妥。

　　依题阘贴，气必至于庸俗。离题高腾，致每见其超佚。

　　思王《弃妇》诗，颠倒错杂，随触而生，无语不转，无意不佳，与灵均同

一忠悃，故其构思著笔，不期似而適相似。

　　杜《咏鹰》诗，颇本孙冯翊一赋，要知用心到至好处，虽思力沈厚如少陵

，亦不能再为加益。

　　舍高古而就卑浅，期在明显，于文气自然条达。弃卑近而希高古，期在幽

奥，於文气须防断塞。

　　终汉、魏、六朝之世，善学《三百篇》者，以渊明为最。终唐之世，善学

汉、魏、六朝，以少陵为最。渊明之于《三百篇》，非即而取之，但遥而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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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之而见，无所喜也；望而不见，亦无所愠。此其所谓渊明之诗也。少陵之

于汉、魏，少陵犹土也，汉、魏犹粪壅也，粪壅入于土中，久之亦变为土，则

土之所以厚，土之所以大也。于六朝风格遒峻，音韵响切，可取法者，得十数

家。下此犹绘画之于丹碧，但取用色泽而已。

　　今人见略遵榘矱，谓摹拟汉、魏、三唐，殊有形迹。然其所自为者，亦皆

宋、元诸家面貌。夫摹拟汉、魏、三唐，固有形迹，彼摹拟宋、元人，岂独无

形迹耶？且自古文人，何一不有师承，要在善学而已。

　　能在閒句上、淡句上见力量，能于无字外、无象外摹神味，此真不愧好手

。

　　赤堇氏云：“古来诗人，如孟东野一生坎■〈土禀〉，可谓极矣。而後世

之名，又被东坡‘郊寒岛瘦’一语论定，且读孟诗，亦无甚许可。究之平心而

论，郊、岛何可同日语也？只如昌黎之于二公，亦已显然。东野诗具在，并可

细心一观，何老髯之疏忽至此耶？”

　　古人作诗，因题得意，本是虚悬无著，偶有与时事相隐合者，遂牵强附会

，徒失真旨。不如古人之诗，如仁寿殿之镜，向著者自然了了写出，于镜无与

也。孙幼连云：“吾侪作诗，非有心去凑合人事，是人事偶然来撞著我，即以

我为人事而发亦可。”亦即此意也。

　　少陵近体，于双声叠韵极其讲究，此即所谓“律细”也。赤堇氏云：“盖

其务在两两属对者，无他，欲声相和耳。”

　　六朝专事铺陈，每伤于词繁意寡。然繁词中能贯以健气行者，其气大是可

学。此即建安馀风，唐贤亦藉以为筋力者也。

　　今人作诗，气在前，以意尾之。古人作诗，意在前，以气运之。气在前

，必为气使，意在前，则气附意而生，自然无猛戾之病。

　　刘公幹诗，读之亦无甚深意。意依情生，情厚则意与俱厚，衹觉缠绵悱恻

，萦绕简编，十日不散。其诗之胜人处，实其情之过人所致。

　　少陵多马诗，昌黎爱之，变而为文，亦见古人善学处。

　　昌黎《送温处士赴何阳军序》，实以少陵《送长孙侍御赴武威判官》作骨

，此公输服老杜，乃至于是。

　　嵇叔夜诗，幽郁内积，因感遂发。如缚雏凤投枳棘中，抢其羽毛，激其哀

响，本无久活之理。

　　文姬妇人，魏武英雄，两人作诗，如出一手。至《薤露》与《悲愤》并观

，尤不可辨，真乃怪事。

　　樊榭老人诗，有精心密虑，结形构巧，此其上者。有工于造句，词清意洁

，此其次者。有逞情拈弄，随手付发，此其下者。今人但取其人诵习之，遂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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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风俗，名曰浙派。吾谓能取法其上，更探其渊源所从出，则流为派别，当不

至如是而已。

　　颜光禄问鲍明远曰：“我与灵运如何？”以光禄才望之大，震乎一时，犹

虚心折衷于後辈，古人不可及也。

　　镇海姚梅伯云：“只如作书画，似与读书不相干。然亦要书味深醇者为之

，犹之粪壅在田土上，而种植之物自然穮嫩。”此论极明快。

　　川浍能益江河，江河不能益川浍，由川浍高，江河下也。川浍能下于江河

，则江河之益川浍，盈科後进，岂有吝哉！

　　毗陵黄仲则，诗人也，而天独不予以年，惜哉！盖其气诣之醇，实时下所

罕觏耳。

　　李东川七古固是雄俊，五古如风行水上，几莫测其自来。

　　学古人须要学得著古人情意极尽处，我的心思知虑，一直要追到古人极尽

处，此方是学者。

　　唐人《落日》诗，有“古道少人行，秋风动禾黍”之句，使易其题，为晚

步，为郊行，便不大佳；因题是《落日》，遂觉神希味永，玩索不尽。古人制

题之妙，後来有几辈省得！

　　毗陵恽子居先生云：“乾、嘉诸文士，讳言一个‘法’字，因怕死于法

，乃竟至于无法，此又过也。”

　　学韩古诗，须要避韩用韵。

　　甚矣读诗之难也！昔时观杜、岑二公《慈恩寺塔》诗，觉杜不如岑。又数

年，觉杜亦不下于岑。比来细观之，岑只极题中之妙，而杜之所包者甚广。凡

人平素郁抱，每值登临，辄欲抒写。少陵胸中所积无尽，所历又极高妙，写登

望境界，衹题面耳。故其前半曰“翻百忧”，曰“追冥搜”，至“回首”以下

，皆其“忧”也，皆其“冥搜”也。其生平皆于此而会也。“叫虞舜”者，触

于“苍梧”也。其下若可解，若不可解，非解所能解，是即三闾大夫之苦衷也

。中间用“羲和”、“少昊”，与“虞舜”隐隐相关动，读之了若无意，吾恐

其皆有苦心在也。苦以嘉州之作方之，不诚有小大之殊乎？

　　到一名胜之所，似乎不可无诗，因而作诗，此便非真性情，断不能得好诗

。必要胸中本有诗，偶然感触，遂一涌而出，如此方有好诗。

　　东坡云：“读少陵诗，要知诗外尚有事在，如此方觉其味之厚。”

　　予尝与徐晦庐先生偶然论列，窃以宋诗当推梅直讲为最，先生曰：“此谢

山之说也。”又以国初推愚山为最，曰：“此又谢山之说。”予颇喜所见有合

于前人也。

　　陈伯玉《感遇》诸诗，实本阮步兵《咏怀》之什。顾阮公诗如玉温醴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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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厚，探之无穷。拾遗诗横绝颓波，力亦足以激发，而气未和顺，未可

同日语也。

　　张、王乐府，出语稚嫩，意少真诚，何足为後人法！

　　乔知之诗，笔意清警，大拟晋之石崇。而窈娘之见夺，与绿珠適相似，亦

一奇事。

　　思王诗回环曲折，展转相生，文章之道，灿然大备。後世学步，如何让少

陵一人，独探其秘？

　　读康乐诗，但学其整括，是从思王来也。

　　人谓我将学李，我将学杜。要知李、杜就古人学，而不能便为古人，因而

成为李、杜。今人就李、杜学，必不能理为李、杜，不能为李、杜，将复为今

人矣。学李、杜，亦学其所学可乎？

　　求句调谐適，音韵铿锵，须多读熟读六朝诗。

　　凡人学诗，往往先作七律，到工夫进时，一首都不得佳。七律大难，不如

从五律入手，其错处还容易周防；且五律，众诗之基也。

　　文中子论六朝人品，以渊明为最，而诗亦独推渊明。人品系於学问，有如

是哉！

　　古人用意远胜今人，人须学古人用意，非直用古人意。近时颇有学古人者

，读其诗竟是古人。此由极力摹古，但求逼似，当时本无己意，空袭古人之意

，拈弄笔墨已尔。

　　看今人作诗，方寸问把此心尚未摆定，拈一题执笔便写，滔滔数百言，顷

刻了事，问其方寸间摆定否，仍茫然也。此种诗如何得佳？

　　陆士衡诗，组织工丽有之，谓其柔脆则未也。愚观士衡诗，转觉字字有力

，语语欲飞。

　　唐之诗人盈千累百，而其有真气、有灵气者，亦不过数十人。其馀特铺排

妥適而已。有明诸公皆力摹唐贤，但苦其概而学之，未能择其有真气、有灵气

者耳。盖所谓真气灵气，以意见不以词见，能师法古人用意之妙，何至有“优

孟衣冠”之诮耶！

　　予家四葊之弟秀厓，十岁时随兄读书东城小菴，尝得“雨势压山来”之句

。年二十馀而卒。著有《秀厓吟稿》四卷，禀质清丽，于晚唐人中可置一座。

平昔视予犹兄也，予常悯之，将欲选刻百篇，附《白华集》後。

　　宋人多不讲音韵，所以大逊唐人也。要知离脱音韵，便不可谓之诗。

　　姚惜抱先生诗，力量高大，音韵朗畅，一时名辈，当无其匹。今人但重其

文，而不知其诗，何耶？

　　有观古人太难者，有观古人太易者。太难者，到底或能成功；太易者，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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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一成也。

　　凡人作诗须求与古会，勿急与今通。急与今通，必绝与古会，而今终亦不

通。

　　左太冲诗，精采独饶，後之人能撷其一二分，便大觉出色。

　　凡作诗必要书味薰蒸，人皆知之。又须山水灵秀之气，沦浃肌骨，始能穷

尽诗人真趣，人未必知之。试观古名人之性情，未有不与山水融合者也。观今

之诗人，但观其游览诸作，虽满纸林泉，而口齿间总少烟霞气，此必非真诗人

也。

　　五七律结语兜得驻，统首皆振拔矣。

　　《史记·货殖传》，统篇文义拉杂至末，此皆诚之所致，一句捏定，便成

大文。太史公篇法之妙，独少陵常用之於诗。

　　白华山人诗说

附录：

白华山人诗说　　（清）厉志 撰

清厉志撰，二卷。有吴德旋序。厉志（1783～1843），初名允怀，字心甫，号

骇谷，又号白华山人。浙江定海人。诸生。与镇海姚燮、临海姚濂齐名，有

“浙东三海”之称。有《白华山人诗集》。诗话作于道光十六年（1836）前

，所论大体为学诗而发，由指示学诗门径而及评骘古今。多述心得甘苦之言

，见解平实，精覈处不让清初诸名家，堪称晚近力作。通行有道光十六年刊白

华山人诗集附录本、光绪九年重刊本、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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